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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我一直待在上海，并且从头到
尾都没想过离开。因为我的家在这里，这是
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的同事们也都在这
里，我不想抛下他们。
公司当时的情况当然不好，但这就好比

你在一艘船上，而救生艇只有一个，你不能
就那么跑了，我把自己视为这艘船的船长，
至少在网球领域。作为一名领导，你在这里
就能让下面的人感到安心。我想通过自己的
行动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
我哪里都不去，我不会放弃，你们也都不要
放弃，我们会一起撑过去。
虽然这 3年几乎没有举办大型赛事，但

我们每天也是忙忙碌碌。因为你开始的时候
并不知道能不能办赛，你就要列计划，要做
好办赛的种种准备。而你知道，我们有六个
国际赛事。
然后有一天，在准备了那么久之后，你

最终收到通知，取消了。你能怎么办？没有
办法。2021 年，我觉得我们当时很接近举办
比赛了。我们列的计划就是全闭环的比赛，
准备参照东京奥运会的模式办赛。然后，南
京突然发生了疫情……
我知道难的不止我们一家，但我们的业

务是和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会更难一
些。我必须承认，有些时刻对我来说真的很
受挫，我只有用运动和祈祷来维持心理上的
某种稳定。下班以后，我和同事们一起打网
球。这 3年里面，我的网球水平提高了不少。

但在脑中的某个地方，我总是觉得，我
们这么大的公司倒不了。虽然大船更容易
沉没，但我们不是泰坦尼克号。我对政府、对
久事集团充满了信心，我始终相信我们会反
弹———就像现在正发生的一样———而经历
反弹的我们会比原来更大更强。

我预测，今年举办的劳力士大师赛上座
率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从商业层面
说，我们的合作和赞助截至目前已经比

2019年多出了 40%。因为现在是比之前更
大的赛事，要打 12 天，已经是超级大师赛
了。而这也意味着，我们又将面临新的压力。

当我回首过往这 20 多年，我时常感叹
一切不易。对于这个国家大多数做单位领导
的人而言，他们的压力会比国外同行更大，
因为很少有试错的空间。很大一部分原因在
于，我们肩负重任，因为我们花的是国家的
钱。我经常对年轻的同事说：“你们要珍惜
现在的一切，因为我们真的是付出很多努
力、承担很多风险才达到了今天的高度。”

但这项工作也给我带来了不起的成就感。
去年年底，我和查尔斯在纽约同费德勒

吃饭，他不是在拉沃尔杯退役的吗？那天他
告诉我们，他组织拉沃尔杯赛事的念头正是
在上海的时候萌生的。我们曾经在一起讨论
过，他竟然真的付诸现实了。

你知道，这样的时刻会让你觉得很感
动，而这是职业生涯中无数让我动容的时刻
之一。
我知道自己正在日渐变老，但这更多是

体力方面。现在每个和我打网球的人都比我
年轻好多，我痛恨自己不得不在球场上放慢
速度，我得现实点，我都 61岁了。

幸好衰老仅仅是身体上的，在我做的这
个行当里，你越老就越有价值。久事的领导
之前对我说过：“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永远
在这里工作下去，除非你不想。”

在ATP其中一站大师赛担任赛事总监
的一个老伙计是我的好朋友，他已经 80 岁
了，仍然每天工作。

我不确定自己到了这个年纪还想不想
继续工作，但我终有一天要离开的，在走之
前，我想把自己手上的一切交给一个本地
人，最好是个女性，由她来代替我。

文/晨报记者 沈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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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3 年中的某些时刻， 吕华勇的私人助理
Coke 不经意中会发现他坐在办公室窗前， 从 15 楼的
高处凝视窗外的黄浦江景。 江上风平浪静，吕华勇沉
默不语。

受疫情影响，久事体育运作的多项国际性赛事几
乎完全停摆。 吕华勇在 2020 年 2 月就回到办公室，此
后 3 年，他和同事们共同度过。 “公司当时处境不言自
明，就像一艘历险的大船，而我是船长，必须留下来和
大家在一起。 ”他说，是运动和祈祷支撑了自己 3 年。
“但在脑中的某个地方，我始终怀有坚定的信念。 我相
信政府，也相信久事，我知道疫情一旦过去，我们一定
会反弹，比原来更强大。 ”

在疫情期间，久事体育又和吕华勇签了一份 10 年
协议。 “我现在 61 岁，届时就要满 70 岁了。 ”他大笑着
告诉记者，“我简直无法想象那一天的到来。 ”

已进入花甲之年的他仍然精力旺盛， 前不久，他
刚率领自己的乐队 Studio 188 进行了一场演出，“我
们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表演了几百场甚至千场，这是
对于我成功、精彩的上海生活的另一种证明。 ”

1995 年，吕华勇第一次来上海。 3 年后，随着上海
买下喜力公开赛经营权，他开始在这里定居。 20 多年
里，他作为久事体育的初创成员，亲历了这家公司从
雏形一路发展壮大，他参与打造了上海众多国际性经
典体育赛事，为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奠定了基
础。 与此同时，他也从一名单身汉成为 3 个孩子的父
亲。

几年前，吕华勇接受媒体采访，回忆自己初来上
海时看到处处都是造房子的塔吊， 就像一只只丹顶
鹤。 那么， 近 30 年后的上海又让他想起了什么动物？
“老虎，就像你身边这只。 ”

循着他手指的方向一转头，忽然发现了地上蹲着
的一只半人高的老虎吉祥物。 吕华勇说：“我见证了一
座伟大城市的发展阶段，而我认为自己做的事也从某
个层面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形象。 ”

我是从香港来上海的，坐在桑塔纳出租车里打
量这座城市，觉得它像香港，但落后了 10年。
我没有初来乍到的不适，漂泊是我前半生的

关键词。我是墨西哥家庭的移民，23 岁离开美国南
加利福尼亚的家乡，此后再未回去过。我先去了加
勒比海地区的波多黎各，然后是夏威夷，之后是香
港。
当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还是个不到 40 岁的单

身汉，充满冒险精神，想直面一切挑战。
我不怕冒险，我向来觉得循规蹈矩比冒险更危

险。它杀死我们的好奇心和欲望，杜绝生命中的任
何奇迹，让我们到头来回望人生时被遗憾填满。
虽然当时绝对想不到自己后来会一直留在上

海，但我做好了准备大干一场。我在香港的办赛经
验很成功，我是沙龙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总监。我办
公室里有一张和戴安娜王妃的合影，这是当时我们
在某届决赛前列队欢迎她的时候拍的。这张照片背
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应该是 1996 年的
沙龙公开赛决赛。在那个年代烟草公司还可以赞助
体育赛事，所以我们有充足的预算可以邀请到世界
上所有顶尖的球员，桑普拉斯、阿加西、贝克尔……
当然，当时亚洲最大的明星是张德培，他在香港就
像个摇滚明星。
那年的决赛选手是张德培和比约克曼，戴安娜

王妃是在决赛开始前到达的。我接到任务，陪她去
卫生间。场馆里条件最好的卫生间在球员休息室
里，当时距离比赛开始仅剩几分钟，两名选手正在
作最后的准备。很快，他们将要踏上那片万众瞩目
的球场，比赛还将向全世界转播。
走到球员休息室，大概只要 1 分钟，也就是说

我要通过对讲机把他们两个在 1 分钟里 “踢出
去”。当我们打开休息室大门的时候，球员果然已经
离开了。我松了口气，说：“殿下，这是卫生间。”她
谢过我进去了，我站在原地，心想自己这辈子没见
过这么漂亮优雅的女人。
我和保镖等在外面，心想至少需要 10分钟。然

而 3 分钟后冲水声响了起来，她走出来，整整头发
对我说：“这样算不算快？”“您做得好极了，殿
下。”我说。
我现在和张德培还有比约克曼还是很好的朋

友，我们每次碰上仍然会提起那天的事并大笑不
已。他们其实也不亏，虽然没在休息室里看到戴安
娜，但后来给他们颁奖的人正是王妃本人。
话再说回来。
我当时到上海来，住在徐家汇，参观的第一个

体育场馆就是现在的上海体育场。搞笑的是，上海
体育场连同周围的一系列场馆建筑如今都由久事
运营。我有时候会想，自己的人生好像连成了一个
完美的圆圈。

我到上海获得的第一个成功，是拿下
喜力网球公开赛的运作资格。
当时是由巴士集团买下了这项 ATP

巡回赛，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家中国的
国企买下一项国际体育赛事，但ATP 提出
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找专业团队来办赛。
我和我的合作伙伴查尔斯，战胜了亚

洲很多著名的体育竞赛公司，成功竞标。
现在的上海久事体育赛事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前身就是在 1998 年左右成立的，初
创成员有 6人。我和查尔斯两个老外，另外
4个是中国人。从 1998年起，我们开始执行
运作各类国际赛事。甚至可以说，国际性赛
事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现状，就是从当时的
上海开始的。
但我们很快也在上海遭遇了第一个挫

折：下雨。
第一届喜力网球公开赛在仙霞网球中

心举行，张德培一路打到决赛。当时世界排
名第二的伊万尼塞维奇也进了决赛，这对
我们而言是个极大的成功，因为我们不仅
是在打造一项赛事，更是在上海推广网球
这项运动。所以这两个选手打进决赛更有
助于扩大影响力。
一切顺利，直到决赛这天下起了雨，我

们不得不把决赛延期。连续 3年，连续 3届
决赛，都被雨水耽误。到了第 4 年，上级领
导告诉我们：“你们，去造个顶棚！”
一路开启绿灯，我们在 7 个月里就造

好了顶棚，但到了这年决赛却没下雨。其实
仔细想想，人生中很多事情都像是这样。当
我在 2023 年的今天回想当时，相比我们至
今取得的成就，这只是我们无数成功中一个
小小的挫折。
在那个年代，体育比赛的票务销售还是

个全新的概念。在喜力网球公开赛上，我们
对一部分门票尝试进行了销售。我至今还记
得：由于当时没有数码科技，我们把几千张
票打印出来以后，要手动在球票上敲上座位
号码的盖章。现在想起来，怎么说呢，当时我
们确实还处于非常草根的阶段。如果算上中
间出差错后重来，至少用了四五天才把所有
的票都盖了章。20 多年来改变的不仅是票
务的概念，更显著的还有体育场馆的建设。
1995年，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当时

所谓的体育场馆，事实上只是一堆钢筋水泥
而已。没有或只有一点针对观众的设施，没
有厨房，卫生间也非常糟，说明建造的时候
并没有把观众的使用舒适度考虑进去。而这
些设施对于欧美当时的任何场馆来说，都是
必须的。
我觉得这在当时不是任何人的错，没有

人应该对此感到羞愧，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因为当时设计这些场馆的人们，从未离
开过中国，他们拿什么作为模板呢？然而你
现在再看看上海的体育场馆———我们拥有
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标准。
但是，我们不会感到满足。

中国人常说“万事开头难”，有了最初办赛的
成功，后面包括网球大师赛在内的一系列成功也
就水到渠成了。
其实认真想来，哪怕是我 20 多年前来到上

海之初也没有因为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习俗的不
同而感到痛苦。我自认是个圆滑的人，但最重要的
是，从来到中国的第一天起，我就怀着一颗谦卑的
心，我也将永远这么做下去。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客
人，虽然在体育圈里我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但父
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向我灌输：“如果你是客人，
就应该由你来适应和融入，而不是主人来迁就
你。”我想，他们在这点上很有发言权。他们是第
一代移民，要在美国这样的国度扎根下来，是要作
出很多妥协的。
后来，我在这里娶了一个中国女人，我的孩子

有一半中国血统。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毫无保留
地交出了自己。
虽然我拥有双重国籍，但我是一个身体里流

着 100%墨西哥血液的人，我们在家庭观念等方
面和中国人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我现在觉得自己
相比客人，更像大家庭里受欢迎的一员了。
直到现在，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的特质。比

如一旦建立起某种关系，我会希望它长长久久地
持续下去。我和查尔斯已经合作 30多年，我的司

机为我开车超过 17年。哦对了，还有我的乐队。
从 2004 年初创至今，快存在 20年了。
我在久事体育这么多年，不仅见证了上海城

市的更新进程，也目睹了上海年轻人的成长及变
化。就拿我身边年轻的同事举例，他们有一部分人
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体育和体育市场更有
见识。他们说得出所有球员的名字，他们知道李娜
一路走来的历史，也可以告诉你吴易昺获得的首
个ATP巡回赛单打冠军的重要性。他们将网球更
多的和自己的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比我初代的同
事更多，而且他们自己也打球。
年轻人工作很卖力，不过我还是觉得没有我

们第一代的员工卖力。但我的想法可能带点偏见，
因为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才是最努力的，要比年
轻人更努力。
过去 20 多年来，我们的业务开展得越来越

广，除了不断升级的网球大师赛，还引进了包括
F1中国大奖赛、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等国际性赛
事。一切都很顺风顺水，然后疫情突然来了。我遇
到了自己职业生涯里前所未有的挑战。没有比赛，
就好像你在 3年里没法看见自己的孩子。我们这
么多年来做的这些事情，不仅仅是为了赚钱，那还
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
觉自己的生命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意义。

“干我们这一行的人，
总是越老越有价值”

专访上海久事体育赛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际区域副总兼执行总监/赛事总监吕华勇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后，世界各地的人们飘洋过海来到上海。 在几十年的时间
里，老外们为这座城市全方位的发展各尽其职。

他们见证了上海城市更新的进程，在这里度过自己最好的年华，如今已老之将至。 他
们从年轻时代起在这里便被称为“老外”，现在则无疑是真正的老外了。 我们想听这些年
过 50 岁的老外们聊聊自己在上海长期工作、生活的经历和体会，以及对于老年的看法。

在采访中，几乎每个老外都当着我们的面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在上海
待了这么久呢？ ”但答案，其实已在他们点点滴滴的讲述中。

新闻晨报·周到近期推出《50+老外在上海》系列报道，第一期邀请的是上海久事体育
赛事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国际区域副总兼执行总监/赛事总监、 两届上海市 “白玉兰纪念
奖”（一金一银）得主吕华勇（Michael A·Luev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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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吕华勇自述]

直面一切挑战，不怕冒险

我们曾经非常草根

吕华勇与戴安娜王妃的合影

亚洲网坛明星张德培（右三）

永远怀着一颗谦卑的心

吕华勇和家人

我们不是“泰坦尼克号”


